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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纪事 /

意外发生
金秋十月，英格兰苏格兰草

地碧绿如毯，德国莱茵河两岸百
里黄叶；布拉格的大片旧城，让人
们感到时光倒流了三百年；古堡、
皇宫、教堂的异国风貌，三个袖珍
国探奇……它们从画册、电视、电
影的画面上走下来，我们则施施
然地走进了画面。

行程第 !"天，##月 #$日下
午，下午二时，车抵葡萄牙首都里
斯本近郊十多公里的大石角。面
对浩瀚的大西洋，脚下是三四十
米深的悬崖，我的旅伴老朋友赵
大伟未曾一脚滑到大西洋去，却
在最后一个急急上大巴车时，一
脚踩空，头撞到大巴车中门的最
上一级台阶金属角条上。闷沉一
声，全车都听到。老光眼镜片碎
了，挂在脖上的佳能专业相机和
红圈变焦镜头从卡口处摔断，镜
头滚落在地。前额和鼻梁上撞开二道 %

厘米长的深裂口，血流满面。
我急急拿出女儿刚从日本带来的粘

状液涂敷在他脸面伤口上，此粘液能消
毒、止血，稍时便能在伤口上凝成保护薄
膜，隔断空气，待以后轻轻揭下便可。
大巴疾驶里斯本市区，停靠航海家

纪念碑。导游罗先生取出一张里斯本地
图，招来一辆出租车，要大胡子司机快送
就近一家大医院，并标出当晚团队住宿
里斯本国际机场近处宾馆。

北京青年
地盘仅比上海黄浦区大不了多少的

里斯本市区，下午三时，也是令人焦急的
堵车。司机看到大伟越发肿痛的脸，急人
所急，几个转弯到一家医院门口问门卫，
只见对方摇头，便知此医院或没有或不
接诊此类伤者，只好再转他院。可以明显
感到大胡子避驰可能堵车的大道，转入
几条小马路抄近路。&'%欧元，一刻钟内
送到了可以接诊的医院。
下车一看，想必门内有两位穿白大

褂的小间窗口便是挂号处，便指着大伟
破相血染的脸一番比划。对方的葡萄牙
语呀哩胡哩连带摇头，怎么？又是不接
诊？原来是要求出示护照登记。按要求急
急付了一笔 ()欧元，又一笔 ##"'"*欧
元，便扶进隔壁小间只有一位医生和护
士的初诊处，护士作面部清洗。葡萄牙人
微笑着不急不忙的缓慢动作，对比着我
和陪护的钱忠海先生亟不可待的无奈表
情，只恨不能指挥他们快直送外科缝合。
一刻钟后，大伟坐上轮椅被推入走

廊里候诊。又过了一阵，才被推进简易手
术室。我掏出那盒伤口保护粘液盒，比划
着试图告知医生，在缝合前要先揭下已
凝成的透明保护薄膜，结果是他一句也
听不懂。
其实，外科医生们从病历本上已知

道我们是 +,-./0/，马上叫来一位东方面
孔、外形体貌近似刘翔的医生。一问之
下，是一位已在这家医院实习了两年的
北京青年。真幸运！我们有了专业翻译。

情况不妙
四十分钟后，大伟被推出手术室。正

当我们以为可以离去时，北京人告
知我们，接下来要做一个 +1检查。
怎么？严重到要做 +1？
原来，大伟在七年前做过心脏

搭桥手术，通过这位翻译，他将搭桥
的病历“搭”给医生知道了，医生断
然拒绝大伟一再诉说感觉尚可、伤
口无碍的离去要求。于是，大伟被推
到地下一层，躺在轮床上卧等。
这一等就是三刻钟。
里斯本的深秋，五点刚过，天已

渐黑。等着无事，我仔细观察了这所
医院。这是一家有三层地面大楼加
地下一层的医院，大伟就医的一楼
（西欧称零层），中间是一条宽敞走
道，两侧是几间门诊室、治疗室、简
易手术室，一间放着检查仪器类，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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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五人，平均
年龄66大顺，不谙
外语，出游东欧、中
欧和西欧15个国家
50个城市，全程 42
天。只是没有想到，
我们还会急急走进
欧洲医院的急诊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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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间是二张或六张病床
的观察室，走廊里也临时
放置着二三张轮床、轮椅，
躺着坐着待查病人。一位
保安守卫里面半条走道。
中间有一道门通向外面的
候诊大间，沙发上坐着 (2

来位候诊者，隔壁是一间
输液间，多是年岁偏大的
患者。

晚上八时 +1出来了。
北京人打开电脑，指着大
脑上方一块有小指甲搬大
小的黑块，我一惊：闪出
“淤血”两字。他说这不是
血块，是空气泡。然后介绍
自己是脑外科医生，言下
之意他的判断不容置疑。

脑腔里进了空气！马
上想到三天后从马德里飞
伦敦，飞行两个半小时，空

中高度必在 $222米以上。北京人一
听，眉头一紧，加了一句：可能还有
轻微脑震荡，又加上一句：心脏还搭
过桥，再加上一句：他已经 ""岁了！

我们一下子被抛进了大西洋的
冰水中。

无奈等待
终于，+1 医生的诊断出来了：

伤者眼眶疑似有骨裂迹象，是否对
眼睛有损和以后影响视力，我们医
院没有眼科医生，要用救护车送到
另一家医院，请眼科专家确诊。现在
正在联系对方和救护车。
意外复意外，严重叠严重。忐忑

中又过去了半小时，被告知可以出
发，但你们两位不能随车，要么打的
跟去，要么在这里等他回来。
不能随车？这又是不同于国内的

“行规”，只得耐下心来再等吧！我估
计，不太大的里斯本市区就算从东郊
开到西郊，晚间道路畅通，一路警铃
可闯红灯，用不了半个小时来回，加
上专家诊断时间，一个小时后，但愿
等出一个有惊无险的诊断来。

接下来又是一个“不料”，北京
人告诉我，大约要等三个小时。
“怎么会要那么长时间？”
“这还是最快估计，可能还要长

些。”
忠海和我坐立不安，在煎熬中

踱进踱出。已近九时，就诊者仍众。
五辆救护车时进时出，十几辆出租
车停在院外候车道上。候诊室里十
有八九是年长者；一位轮椅上坐着
脚伤的母亲由女儿推进推出，一群
男女亲属在安慰着一位双眼哭红的
当地中年妇女。我心中闪出一个问
号：这家里斯本医院究竟是什么级
别的？如果是综合性大医院，怎么没
有五官科，好像也不见儿科。与上海
的三甲医院比较，他的“规模”远在
区级医院之下。我能与之对话的只
有那位北京人。
“您是从北京来里斯本学医的

吗？”
“不，我父母是北京人，我二岁

时出生在葡萄牙，在家里是说北京
话的。”

“哦，您上医科大学是在里斯
本？”

“是的，在这个医院实习了二
年，还有三年。”
“以中国医院的等级划分，比如

最高等级是三级甲等，请问，这家医
院属于哪一级？”
“最高等级。”
“最高等级？”
“因为有脑科。”
我还是一知半解，又不便详问。

但不谈医院规模大小，我已被他们
为求确诊，顶真到不容稍有折扣的
“最高等级”的负责态度所折服。尽
管心里有点埋怨他们的动作缓慢，
节奏欠快，哎！

签证大限
我和忠海站在大门口守候，每

当有一辆救护车驶入，便追认牌照
上的数字，一次次失望，直到过了深
夜 #(点。
空静下来，一个担心油然而起。
现在已是 ## 月 #& 日凌晨，既

定的行程是：今天早上八时，离开里
斯本，下午三时在途中杜丽多古城
逗留一个半小时，游览皇宫和教堂
后，再行驶一个小时抵马德里。然
后，我们一行五人离开旅游团队，在
马德里住二晚游览一天，后天上午
十一时飞往伦敦，在伦敦逗留两晚
一天，再飞香港，转机上海，结束这
次 3(天的长途欧旅。

马德里—伦敦航程两个半小
时，伦敦—香港—上海航程又是 #"

个小时———那可是在大西洋和欧亚
大陆上 $222至 #2222米的高空呀！
升空、下降，减压、增压，老友能挺过
来吗？

当然，最好是暂留里斯本复诊、
吃药、打针和休养若干天。但是，一
个要命的逗留时间限制不容我们随
心所欲。

我们此旅欧洲大陆 #3 个申根
国，已用去了 (* 天，离开马德里时
已是 !2天限期的最后一天。如果大
伟遵医嘱在当地康复到允许登上飞
机，则今天一早须赶到我国驻葡萄
牙国大使馆，出示就医证明以取得
签证延期许可，紧接着是三程机票
的改签，当然还要由一位陪同留下
照顾。如此一想，已经瞌睡来袭的
我，一下子将睡意抛向大西洋上空。

逃离医院
三个小时后，大伟终于回来了。

不是从救护车上抬下来，而是招了
出租车返回的。
“我是逃回来的。”
原来，眼科专家作详尽检查后，

认为眼睛和视力尚未造成重大伤
害，但鼻梁受了不轻的撞伤，有明显
的伤痕，须等明天上午再由鼻腔医
生诊查下结论。

既然未造成眼伤，而鼻梁是软
骨组织，大伟自觉无甚大碍———人
都是这样，此刻此时，往往向好的方
面判定多些，或是出于自慰，或是出
于减轻他人的担心。大伟用手势、表
情加上中国话比划了半天，眼科专
家则是用葡萄牙语呀呀呀地说服不
了这位伤者。他俩的牛头不对马嘴
引来了一位也在这里就诊的浙江姑
娘（欧洲大地上的中国人真多哇！），
她同情这位老同胞的不幸，劝说眼
科专家“放”手，最后，医生“违心”地
收回了成命，请护士联系救护车。大
伟已等不了了，立马招了一辆出租
车，“逃”了回来。
此时，已是凌晨十二时半。
日班医生护士们已下班，临时

翻译北京人也已离去。我们三人在
外科找到了一位八字胡子的老医
生，他一再说是对面座位上的医生

接手这件事。语言不通的我们上下内
外转了 (2来分钟，却未找到这位需
落笔书写最终诊断结论和开药的医
生。时不我待，大伟的意思是：走吧！
忠海先生说：我带了头孢，可消炎。
“你那脑袋里的空气泡？”
“不碍事。”大伟解释说，“那是

#&&&年查出过的脂肪瘤，后来未长
大过。”
“那么，脑震荡有结论吗？”
“他们的检查一丝不苟，我理

解：不提起就是没有脑震荡。”大伟
给我们一个故作轻松的表情。
那么，还有一桩未了之事。+1检

查费、救护车费、眼科转诊费还未付
过。再等，已经耗不起了！我们搀扶着
大伟上了出租车。葡萄牙的天空繁星
点点，里斯本已经沉睡了。我们回头向
静谧下来的这家异国最高级别的医
院悄悄告别，向这里的医生、护士、救
护车员工，向北京人“刘翔”致谢！感谢
他们名至实归的“至诚”服务。

提心吊胆
驰向马德里的 "*% 公里长途

中，疼痛中的大伟想得很多，我们四
人也想得很多。我们必须想出一个
对付万一的“预案”来。

如果马德里机场方看到大伟肿
胀变形的脸和需人扶助的病态，被
要求出示医生证明，遭到拒乘，怎么
办？“预案”是：原计划中大伟将与一
位老友在马德里定居的妹妹见面，
有劳这位同胞陪送机场过“安”检。
不然，就在马德里即购欧洲快铁火
车票，赶赴伦敦上飞机；如果今天汽
车长途上大感不适，就只能留住马
德里。这样，明天便要先到中国驻马
德里大使馆办签证延期手续。

大伟在马德里静养 3( 个小时
后，顺利登机。但 (个半小时大西洋
空中的航程却大不好受，特别是起
飞和降落过程，他胸闷到几乎呼吸
关闭，头疼到似乎伤口崩裂。

在伦敦当晚，我们各自挖掘有
限的伤、医知识，讨论和判断返途万
一出现迫降某个城市，对大伟施以
急救……真是不敢推想下去。
要不要在伦敦检查一次？
还有，大伟受伤事件尚未告知

其家人———国人多是如此，所闻报
喜不报忧吧！但是，如果出一个“万
一”，家人责问起来，又将如何交代？
还是听听当事人的意见吧。
大伟感觉三天下来疼痛在减轻，

面额肿胀也在消退中。如果踏进伦敦
诊所，医生多会要求滞留伦敦。至于
家人，大伟仍然拒绝告知。一位曾在
美国芝加哥从事护理的华人退休护
士长提供的意见是：+1检查未查出
气泡和脑震荡是好消息，疼痛还要继
续几天，不过安全性还是偏高。

##月 (! 日晚，大伟的里斯本
“事件”五天又五个小时后，我们一
行五人在希思罗国际机场登上香港
国泰航空的宽体大飞机。

(3日晚八时，“""”大顺顺利返
国，大伟平安走出浦东国际机场。

那么，我们一路上念念不忘的
里斯本医院还有一笔治疗和救护车
费欠账，怎么办？当天在离开里斯本
时，我们就委托导游罗先生一定要
和院方联系，但他将在下周开始休
假到春节前。
在伦敦机场候机室，巧遇一位 !2

多年前移居巴西的上海人老华侨。他
每年到里斯本女儿这里探亲，据他讲，
你支付了门诊费后，不必再付。

为得到确切回复，#( 月 3 日下
午，我走访了威海路上的葡萄牙驻
上海领事馆，对方一挥手：不需要，
我们福利好，你已付过了，可以了。

还有一个后续消息是：大伟在
拆线时，医生惊异地告诉他：你面额
上这种缝合细线，我们是用在心脏
手术缝合上的，每根要 #22元！


